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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闲中
，

泡上一杯酽酽的茶
。

写一些悠闲
文字

，

喝一口悠闲的茶
。

那百度的沸水
，

冲滚
了那茉莉红茶

，

透明的玻璃茶杯里
，

瞬时水流
涌动

，

毫不轻松
。

许是经不住水的浸泡
，

他们
纷纷然坠入杯底

。

你看它们的坠落何其悠闲
，

像空中飘落的一片叶
、

一尾羽
，

像一架穿过云
层的伞

。

那沉入杯底的仿佛海底的海藻
，

舒展
着

。

那浮在水面的如莲蓬
、

似落花
。

变化
，

时时
刻刻在进行

，

只是在我的眼中它处于一种悠
闲的状态

。

悠闲中
，

那杯的大海
，

由无色变成了褐
色

，

水变成了茶
，

酽酽的茶
，

隔着玻璃杯就能
闻到一股特有的馨香

，

沁人心脾
。

杯子是一个

小海洋
，

滴水折射世间的哲理
。

宁静时
，

温婉
如处子

；

沸水冲入时
，

疾动如脱兔
。

翻江倒海
中

，

宇宙为之颤栗
。

而我的杯子中此刻却是一
个宁静的所在

，

曾经的风云变幻犹在眼前
。

待
我愁困思茶时

，

我会把这翻江倒海的悠闲
，

相

对宁静的摇荡
，

细细品味
，

然后写出清淡真切
的篇什

，

含英咀华的文字
。

只有在吐纳风云之
后

，

你才会感知风清月白的恬淡
，

你才会感知
“

风烟俱净
，

天山一色
”

的绝美
。

悠闲中
，

那杯中的大海保持了宁静
。

那一

片浮木似的茶梗
，

真像一只船
，

歪斜着
，

保持
了自然的状态

，

不沉不降
，

意志坚强地把持着
自己

，

在水的诱惑里不轻易沉浮
。

大千世界
，

红尘滚滚
，

能够把持自己不同流合污已属不
易

，

要是再有所作为
，

处于污泥而不染更属可
贵

。

人处世间
，

环境造人
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
，

不
乏其人

。

静观杯中茶叶的动态
，

恍如我们看历
史书籍

，

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
。

读者诸君
，

倘
使你泡上一杯茶

，

你不可不冷眼静观一阵
，

然
后再去消受

。

你消受的可就不是一般意义上
的茶水了

，

你仿佛在解读人生的浮沉荣衰
。

甘
苦滋味

，

自然绵长
。

悠闲中
，

泡上一杯酽酽的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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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家里
，

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
？

大概
就是叫做纪念品的一堆东西了

。

这几年纪念
品也时兴起来

，

开一个会
，

参加一个活动
，

放
提包里提回家的就是纪念品

。

也不是没有用
，

到了搬家的时候
，

会说一句
：“

哦
，

还有这么一
堆东西

，

怎么办呢
？”

于是坐下来一件件拾掇
，

啊
，

这是开笔会的
，

这是参加作品展
……

像准
备给自己来个开会小结

。

这种纪念品
，

大概就
如同机关里的工作简报之类的文件

，

一开会
就要想对上对下地用它

，

开完会几乎就没人
会再看它一眼了

。

最早留在记忆里的纪念品
，

是一张小书
笺

，

相片纸制作
，

上面有一寸大的一张黑白风
景照

，

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
。

那是
１９６２

年
，“

三年自然灾害
”

刚过去
，

我在大凉
山西昌的一个农村中学读书

，

这个中学基本
上是师生自己建起来的

，

自己打土坯房
，

自己
抬大石头砌围墙

，

把操场和校园里所有的空
地都种上菜

，

每人一块菜地
，

我也有一块
。

就
这样的条件里

，

我们过年也给老师送贺年片
、

年历牌
，

我收到回赠的纪念品
，

就是这样一张
小书笺

。

送的老师姓何
，

是右派
，

当图书管理
员

。

书笺后一行字
：

祝你能考上高中
，

再上大
学继续深造

，

将来从这座大楼播出你的成就
。

多年以后我到北京上学
、

工作
，

我觉得那书笺
真是个纪念品

。（

补记
：

我现在所存纪念品
，

最
多的就是诗人朋友和诗歌作者送给我的贺年
片

，

各式各样的
，

说来都不值钱
，

但作为一个
当了多年编辑的人来说

，

我总觉得这些纸片
里

，

有一种值得纪念的东西
，

不言不语
,

让人
珍惜

。 ）

纪念品中石头为多
，

我不玩古董
，

对石头
也不懂

，

有几块石头
，

总没丢掉
，

不是因为珍
贵

，

而是有点故事
。

雨花石是
１９８５

年第一回
去南京

，

友人送的
，

一般得很
，

现在比这几块
好的石头太多了

。

我每年养水仙花时
，

就把这

几块石头放进花盆里
，

挺合适
。

有一块泰山
石

。

其貌不扬
，

只因我写过一篇文章
，

说儿子
是从泰山求来的泰山娃

。

一位朋友便从泰山
寄来拳头大一块山石

。

搬了多少次家
，

这石头
没丢

。

与这文友都不常联系了
，

但这石头沉甸
甸的

，

掂掂就想那泰山
。 （

有许多友人都爱石
头

，

记得那年游三峡
，

陈祖芬夫妇在三峡买到
一块硕大如斗的石头

，

宝贝得用飞机运回北
京

，

当做镇宅之宝
。

当时我看见那石头
，

也想
起了我和石头的一段缘

：

在农村读初中
，

勤工
俭学

，

学生们从河滩把大石头抬回学校
，

再砌
成一方一方的石方

，

每一立方才挣几块钱
。

因
此

，

在学校附近的河滩要是能找到一块石头
，

高兴得如捡到个宝
，

因为可以抬着石头少走
一段路

。

学校附近的石头越来越少
，

抬石头要
走的路就越来越长

。

现在有人一写文章就引
用把一块石球一次次推上山的故事

。

看到这
些文字就想

，

我也曾经当过
“

这一位
”，

甚至比
他更难

，

因为我每个
“

下一次
”，

距离都更长
。）

纪念品中说得上曾让人
“

朝思暮想
”

者
，

就数毛主席像章了
。

刚兴起像章时
，

只有部队
发的那种

，

纽扣大小
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
，

我
因父母被揪斗

，

不能参加红卫兵的活动
，

便自
打旗号步行串连

，

四个高中生从大凉山出发
，

在
１９６７

年元旦后过的黄河
。

那时黄河上已漂
着大块大块浮冰

，

两岸都贴出了封渡布告
。

我
们和一批从延安东行想上北京的步行串连学
生

，

被阻在永和关渡口
。

后来
，

渡口船工破例
开船

，

一只老船
，

十六个船工
，

四个人摇一把
大桨

，

四只大桨在冰块撞击和波浪吞没的危
险中

，

把我们送到了彼岸
。

这次冰河过渡的经
历

，

让我真正感受到一种撼天动地的精神
。

我
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个年轻的黄河船工

，

这
大概是我第一次送纪念品给一个我不知道名
字的人

。 （

后来中国的像章就越来越多了
，

品
种成百上千

，

做得越来越大
，

有些大得像个菜
盘子

。

据说后来毛主席说了句
“

还我飞机
”，

造
像章之风才刹了车

。

自从我搬到了潘家园旧
货市场附近的居民小区

，

闲时逛逛市场
，

就发
现曾经风行的像章

，

市场上也卖
，

只是那种像
小纽扣大小的像章

，

没见到
。 ）

纪念品实在让人说不清
,

它是谁
?

三十年前
，

电视在农村寥若晨星
，

电视是
什么样子都很难想象出来

，

心中除了珍藏一
片窄窄的银幕之外

，

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就是
小人书之类的东西

。

每到傍晚
，

几个小伙伴就
聚在一起探听哪个村子里放电影

，

只要消息
准确

，

不管多远的路程
，

都会结伴而行
。

在农
村

，

露天电影是农闲之后人们惟一能够消磨
时光的娱乐节目

，

看电影成为童年生活中最
主要的组成部分

。

那时的冬夜天气显得格外的寒冷
，

那时

我们因为年龄小并不怎么惧怕寒冷
，

常常跑
出家门到街上寻找伙伴玩耍

。

被父母们用棉
衣棉裤包裹着的我们在人已稀少的街上捉迷
藏

，

或者学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做一些打日
本鬼子的游戏

，

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探听有没
有放映电影的消息

。

呼啸的北风丝毫没能挡
住我们观看电影的欲望

。

一次
，

四五里地外的
村子里放映

《

闪闪的红星
》。

吃过晚饭后
，

几个
人一商量就直奔邻村

。

在没有遮挡的街道上
，

电影银幕在风中上

下起伏
，

就像浪涛中的风帆
。

几个人钻过人群
在一个土堆上拥挤着如饥似渴地盯着银幕

，

手
冷了就用嘴中的热气哈上一哈

，

脚冷了就在原
地跺上几跺

，

连撒尿都怕耽误了剧情
。

冬子的
机智勇敢让我们忘记了寒冷

，

在你指我点的争
论中一次又一次享受电影带来的乐趣

。

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公社电影院发生
的那件事

。

上世纪
80

年代以后
，

我所生活的
镇子上成立了一家电影院

。

每到冬天
，

电影院
就开始放映电影

，

街上喇叭里传出的诱人的

声响使人欲罢不能
。

尽管那时的票价只有
5

角钱
，

但对于我们一贫如洗的学生娃来说天
天去泡电影院简直是一种奢望

。

一次
，

电影院
里放映

《

黑三角
》

反特影片
，

那可是最能吊起
我们胃口的电影啊

，

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次
机会

。

凭当时的经济实力买票进去很不现实
，

放弃吧又于心不忍
，

怎么办
？

和几个伙伴一商
量

，

就借着夜幕的遮挡搭着人梯爬墙而过
。

虽
然过去爬过几次没有被人发现

，

但这次就没
有那么幸运了

，

脚刚落地
，

就有几道手电光将
我们团团包围

。

其中有一个人我们再熟悉不过了
，

他就
是公社派出所的老邢

。

因为平常我们总在公
社门前玩耍

，

都认识这个总是黑着脸的老邢
。

“

说吧
，

谁的主意
？ ”

老邢问
。

这次的老邢
显得并不那么可怕

，

只见他坐在桌前
，

一手夹
着香烟

，

一手在本子上记着什么
。

僵持了一会儿
，

老邢合上本子
：“

五个人
，

不简单啊
，

敢跳墙进来
，

长大了还不敢去偷东
西

？ ”

老邢吸了一口烟
：“

孩子们
，

你们知道不
知道

，

这样是在犯法啊
。 ”

老邢给我们讲了一大堆听不太懂的道
理

，

但一句话我们至今都没有忘记
，

那就是翻
墙跳院犯法

。

改革开放以后
，

电视逐渐在农村普及开
来

。

1985

年之后
，

生产队里为各家各户分了一
台福日牌电视机

，

代价是每户交纳
300

公斤
的小麦

。

仿佛一夜之间
，

露天电影在我的记忆
中消失了

，

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没有色彩的黑
白电视

。

一次
，

当我经过曾经哺育过我童年生
命的电影院时

，

影院门前往日人头攒动的辉
煌场面已经荡然无存

，

褪了色的大门和锈迹
斑斑的大锁把童年的记忆锁在了里面

。

我伫
立在那里

，

静静地回忆着童年的一幕幕有趣
的故事

，

很想推开那扇记录着童年成长足迹
的大门

，

进去感受一下那个童真童趣的年代
。

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
，

当我再次经过那
里时

，

那里已是面目全非
，

一座正在建设中的
现代化综合超市拔地而起

。

站在那里
，

睹物思
今

，

满怀惆怅油然而生
。

也就
30

年的光景
，

世
界彻底变样了

。

露天电影几乎绝迹
，

电影下乡
的银幕前也少有人头攒动的拥挤场面

。

站在
现代化的座座高楼面前

，

我仿佛听到曾伴随
我成长的一座座电影院轰然坍塌的声音

，

仿
佛看到寒风中起伏不定的银幕像一张白纸被
风吹得渐渐飘出了心灵的家园

。

消逝的情感家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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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棉衣纪念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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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觉是为了忠实地工作
，

工作是为了踏实地睡觉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酽茶如海

入秋了
，

闽北山区的天气早晚都很凉
，

年
老的父亲已把棉衣穿在身上

。

那是一件年代
很久的土蓝布老式棉衣

，

是母亲亲手做的
，

父
亲穿了几十年

。

父亲出生在江苏淮安
，

苏北农村过去一
向是个穷地方

。

父亲小时家里贫困
，

从来就没
有穿过棉衣

，

都是父兄留下的破烂单衣裹身
，

抖抖瑟瑟地御寒
。

到了
10

多岁外出当兵打
仗

，

才穿上部队发的军用棉衣
，

一直到解放后
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直在穿

。

记得是
1963

年初冬
，

父亲那军用棉衣破
了

，

棉花都露出来
，

母亲用积攒了很久的钱买
来了棉花

、

土蓝布
，

找人剪样
、

铺棉花
，

一连好
多个晚上

，

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针地缝制
棉衣

。

最后一个晚上都缝到大半夜
，

我们一觉
醒来

，

鸡叫声此起彼伏
，

看到母亲拿着刚做好
的棉衣左比右比

，

上看下看
。

棉衣又厚又软
，

一针针缝得又匀又密
，

付出了母亲多少心力
。

母亲虽然很疲乏
，

但脸上流露出高兴和满意
。

40

多年后的今天
，

我一直还记得母亲当时的
神情

。

父亲那时长年在乡下搞社教工作
，

一两
个月才回来一趟

。

那几天天气渐渐转冷
，

父亲
好长时间还没回来

，

母亲反复念叨
：“

天冷了
，

怎么去了这么久
，

也不回来拿衣服
！ ”

一天早晨天还未亮
，

我们姐弟躺在被窝
里

，

母亲照常起来烧饭
。

这时外面走进一个人
来

，

我们那时人小
，

看大人都是很高
，

好像是
个中年人

，

穿着一身中山装
，

进门就问
：“

这是
王世涛

（

父名
）

的家吗
？ ”

母亲忙答
：“

是啊
，

你
找谁

？ ”“

哦
，

我是老王的同事
，

一起在乡下搞
社教

，

这几天天冷了
，

他叫我帮他把棉衣带下
去

！ ”

说得那么像
，

当时又没有电话打
，

也没有
什么可证实的地方

。

那人还走到床前看看我
们姐弟

，

笑着说
：“

老王很挂念这两个孩子
！ ”

说得那么好
，

虽然人不认识
，

但当时的人是非
常纯朴和善良

，

母亲想也没想就把刚做好的
新棉衣让他带去

。

还挽留他吃饭
，

他说要赶车
去

。

临走时母亲还一直向他道谢
。

几天后父亲回来
，

母亲没看到穿棉衣
，

忙
问棉衣呢

。

父亲奇怪了
，

说没有什么棉衣呀
。

母亲说不是你托人来带去的吗
。

父亲回答没
有托人来啊

。

这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
。

父亲忙
问那人的相貌

、

年纪
、

口音
，

怎么也想不起是
谁

。

当时就很生气
，

母亲也觉得很委屈
，

心里
也很难过

。

那几天父母心情都不好
，

相互埋
怨

，

争争吵吵
，

睹气不说话
。

到今天我才知道
，

在那个困难年月
，

做一件棉衣是一件多么不
容易的事

。

要花上好几件衣服的钱
，

而且要布
票

、

棉花票
，

所以不是随便能做得起的
。

我家
虽然父亲有工资

，

但要养一家人
，

本来就不宽
裕

。

更何况那是母亲辛苦积攒好久的钱
，

熬日
熬夜

，

花无数心血一针一线做起来的
，

白白让
人骗走

，

心里痛惜可想而知
。

我们姐弟虽然当时年小
，

但见父母几天
都阴沉着脸

，

心里也很不好受
，

也很气愤
。

姐
姐当时

5

岁
，

我
4

岁
，

却好像已经很懂事了
。

幼儿园放学回来手牵手
，

到街上人群中去认

那骗子
，

要把棉衣找回来
，

到很迟才回家
。

父
母急得要死

，

听了我们解释后又好气又好笑
，

忙嘱咐我们不敢到处去
。

现在想来
，

孩提时天
真幼稚

，

但心情可以理解
。

那年父亲没有穿上新棉衣
，

只好还是穿
那件旧军用棉衣过冬

。

过了好几年
，

母亲才积
攒够了钱重新做了一件新棉衣

。

父亲
40

多岁
才穿上自家做的棉衣

，

许多年后说起那骗子
依然很气愤

。

再到后来
，

家里日子好了
，

做件
棉衣再不算事

，

而且街上到处可买到棉衣
，

又
便宜又好看

。

但父亲还是爱穿母亲做的老式
棉衣

，

说这舒适好穿
，

而且暖和
。

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
，

年逾八旬的父亲
依旧穿那件母亲做的棉衣

。

见物思人
，

人去衣
在

，

我想到母亲一生的苦辛
，

想到当年母亲为
做一件新棉衣花那么多心血

，

受那么大委屈
，

更是心里难过
，

也对当年那骗子更加憎恨
！

他只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
，

活得谦卑而
又拘谨

。

他认认真真地做事
，

就像他起草单位
上的公文

，

会为每一个标点符号而反复斟酌
，

这样的人
，

注定了一辈子只能默默无闻
。

他来自乡村
，

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
，

分
配到这家单位

，

一晃
，

就快
20

年了
。

同事们来
来去去

，

都换了好几家单位
，

当上了处级厅级
领导

，

只有他
，

成了一颗螺丝钉
，

一直钉在这
家单位的墙上

。

下班时
，

别人在电话里吆喝着
去喝夜酒打麻将的时候

，

他几乎没有一次这
样的应酬

，

总是独来独往地回家去
。

而顺便绕
道去一趟菜市

，

已成了他多年的一个习惯
。

弯
下腰

，

去看一看那些新鲜葱郁的蔬菜
，

是他内
心里最好的享受了

。

手上便常常拿着二两葱
、

三两蒜
、

半斤黄瓜
、

六两小白菜
、

一瓶花椒油
之类的东西回到家

。

洗菜
、

切菜
、

淘米
、

做饭
、

炒菜
，

每天
，

他都过着这种格式化了的生活
。

妻子和孩子回来了
，

他乐呵呵地搓着双手
，

摆
上饭菜

，

为妻子和孩子夹菜
，

望着他们津津有
味的吃相

，

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
。

这样的日子
，

安安静静地过着
。

在孩子小
学毕业的那一天

，

这个蜗牛一样的家
，

终于从
门外掀起了大风

。

孩子成绩优异
，

他的梦想是
读全市最好的中学

，

却被告知要
3

万元择校
费

，

加上每个月住读的开支
，

那笔费用终于让
男人长长地喘了一口气

。

那天晚上
，

妻子终于
朝他吼了起来

：“

孩子要去上学
，

你说怎么
办

？ ”

他闷着头
，

一声不吭
。 “

你这个窝囊男
人

！”

妻子骂出了声
。

无奈之中
，

孩子只好就近
读一所普通的中学

。

儿子入学的那天晚上
，

他
突然抱住孩子

，

泪流满脸
。

有一天
，

他去学校接孩子
，

看见学校门前
守候着黑压压一片小车

，

当儿子从学校门口

走出来的时候
，

他一把拉住儿子的手
，

捏得儿
子的骨节都响了

。

他去给儿子买了一个面包
，

说
：“

儿子
，

快吃吧
。 ”

儿子吃着面包
，

很香
，

他
的心

，

却是那么的酸
。

妻子似乎是提前到了更年期
，

脾气一下
变得特别的坏起来

。

在妻子要求下
，

他和她离
了婚

。

为了儿子有一个家
，

他大度地提出
，

自
己搬出去找房子住下

。

从此以后的每一天
，

这
个男人下班后很少逛菜市了

，

一个人的吃饭
问题

，

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打发
。

秋天来了
，

一场大病把妻子击倒了
。

她给
他打了一个电话

，

说
：“

还是你回来暂时照料儿
子的生活吧

，

我回娘家去住一段时间
。”

他一声
不吭地回来了

，

又开始了去菜市场
，

反反复复
挑选那些葱蒜瓜果

。

第一顿
，

儿子吃着爸爸做
的麻婆豆腐

，

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
。“

儿
子

，

哭什么呢
，

只要你喜欢
，

爸爸就给你做一辈
子的饭

。 ”

他轻轻拍打着儿子的肩膀说
。

半个月后
，

妻子的病康复了
。

那天她悄悄
上楼回家

，

在楼梯间
，

便闻见了家里炖的板栗
鸡汤香味弥漫而来

。

这时
，

儿子正好上楼回
家

，

她慌乱地要转身下楼
。 “

妈妈
！ ”

孩子叫出
了声

，

轻轻地抱住了她
。

饭桌上
，

他依然是老样子
，

给她和儿子先
盛一碗汤

，

自己在一旁默默地望着他们把汤喝
下

。

这时
，

她站起了身
，

去锅里也盛了一碗鸡
汤

，

端给他
，

轻声说
：“

你也喝吧
！ ”

那柔柔的一
声

，

让他的泪一下滑落到汤中
，

和着泪
，

他也一
口喝下了

。

他们团聚了
。

那一天
，

她拉着他的手
，

一同
去菜市场买菜

。

摩肩接踵的人流中
，

面对着那青
翠的蔬菜

，

她忽然明白
，

这新鲜的葱蒜蔬菜
，

才
是他们婚姻中最保鲜的东西

，

最平实的幸福
。

秋冬是吃苕的季节
，

新苕上市
，

比窖藏的
老苕饱满

、

鲜劲
。

苕就是红薯
，

或叫地瓜
，

川鄂人呼为苕
。

原先以为苕出自本国本土
，

岂料它是地道的
舶来品

，

产自南美
，

明万历年间由菲律宾传入
中国

，

故苕又称番薯
。

苕长相不受看
，

状如鼠
，

薯鼠同音
———

我
疑其之得名乃因其形之故

。

苕性憨实
，

只知在
泥土里闷吃闷睡

，

死长个子
，

故而
，

苕的含义
就是老实

、

木讷和傻
。

川鄂人骂人
“

看你个苕
样

！”

就是骂对方是傻子
。

苕命也
“

贱
”，

插上苕
藤就能活

，

再不劳人侍弄
，

由它疯长傻长
。

苕
对土质没有要求

，

旱地湿地坡地沙地
，

一概都
能将就

，

而且活得滋润
、

皮实
，

收获时
，

一锄刨
开一大兜

，

硕果累累
。

苕的吃法简易
：

蒸或者烤
。

熟了后
，

它那
本色的香味使人馋涎欲滴

，

尤其是烤炉里出
来的

，

香气四溢
；

剥开苕皮
，

上面黏着一层糖
稀

，

舐一下
，

甜如蜜
。

苕也可制成苕片
、

苕丝
、

苕粉
，

味道口感皆不及蒸烤
。

苕与精白米面比
，

自然是粗粮
，

但在物质
匮乏年代

，

则是果腹的当家饭
。

那时许多人家
一日三餐都是苕

，

有的就着咸萝卜
、

榨菜丝大
口大口地吃

，

有的什么菜也没有
，

打白口
，

也

是大口大口地吃
，

直吃个腹满肚圆
。

我从小爱
吃苕

，

饿了时
，

狼吞虎咽
，

肚里从不
“

犯上作
乱

”，

而且我几乎从未吃伤
（

腻
）

过
。

当学生时
下乡参加劳动

，

收工后又累又饿
，

晚餐吃苕
，

撑得肚子不能动
，

发誓再不吃苕
，

回家后没几
天又想起它

，

奶奶蒸了一大锅
，

吃起来依然香
甜如饴

。

物质丰饶后
，

苕多作为饲料
。

但没多久
，

人们发现苕的药用价值和营养功能
，

说苕富
含微量元素

，

有抗癌作用
，

于是苕又重新回
到人们的餐桌

。 《

本草纲目拾遗
》

说
：

苕能补
中

，

和血
、

暖胃
，

肥五脏
。

欧美人称它是
“

第二
面包

”，

俄罗斯科学家说它是未来的
“

宇航食
品

”。

苕看似憨朴
，

真人不露相
，

原来是宝贝
。

苕因其憨实耐活
，

它的名称也多为人喜
用

。

旧时给孩子取小名
，

常以贱称
，

为的是好
养活

，

取得最多的就是
“

苕货
”。

一群玩耍的孩
子里你喊一声

“

苕货
”，

可能同时会有几个应
答

。 “

苕货
”

也可作昵称
，

我老婆有时直呼我
“

苕货
”———

骂也是
“

苕货
”，

爱也是
“

苕货
”，

一
个

“

苕
”

字
，

寄托了朴实
、

本色的情感
。

苕货不苕
，

本本分分做人
，

本本分分做
事

，

不张扬而已
，

心里其实有
“

货
”（

有识见
，

有
用

）———

这已不是说苕了吧
？

北京传统文化演出季深秋鸣锣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宪
）

在美丽的深秋季节
，

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
、

中国对外文化集
团联合主办的

“

北京传统文化演出季
”，

将在
北京各具特色的演艺场馆陆续鸣锣上演

。

从
11

月
7

日至
20

日
，

将举行一系列以传统文
化为特色的演出盛会

。

宣武区是一个文化底
蕴丰厚的老城区

，

3000

多年建城史和
800

多
年建都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宣南文化

。

演出
聚焦宣南的文化资源

，

突出传统与创新的主

旨
，

着力打造宣南的传统演艺品牌
，

努力促进
传统演艺产业蓬勃发展

。

“

北京传统文化演出季
”

历时
14

天
，

共计
约

60

场风格各异的传统演出
，

包括老舍茶
馆

、

湖广会馆
、

梨园剧场
、

德云社
、

张一元茶
楼

、

宣南书馆在内的
10

余个演出场所参与演
出活动

。

开幕演出是辽宁省演艺集团公司精
心打造的一台民族音乐艺术精品

《

女儿风
流

》。

资讯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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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美院关注现实为中国造型
本报讯

10

月
18

日
，

在中央美术学院建
校

90

周年前夕
，

中央美术学院的奥运设计团
队获得先进集体称号

。

据美院党委书记杨力介绍
，

中央美院的奥
运艺术研究中心设计了奥运会的奖牌以及奥
运会二级标志

，

其中
“

金镶玉
”

奖牌玉金结合
，

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
。

另外残奥会会

徽
“

天地人
”、

奥运地铁站室内设计
、

奥运邮票
、

奥林匹克公园景观设计等等
，

都无不显示出中
央美院在为奥运会设计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
再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

，

显
示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

。

建院
90

周年庆
典当天

，

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正式对外开
放

，

并举办捐赠作品展等多项展览
。 （

文艺
）

首届中国山东
（

邹平
）

范仲淹文化节举行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宪
）

为纪念中国古代著名
思想家

、

政治家
、

文学家
、

军事家范仲淹诞辰
1020

周年
，

首届中国山东
（

邹平
）

范仲淹文化
节

10

月
18

日在山东举行
。

本次文化节为期
12

天
，

分别进行了中国范仲淹博物馆揭牌仪
式

、

名人名家缅怀范仲淹书画展
、

30

集电视

连续剧
《

范仲淹
》

摄制启动仪式
、

山东省范仲
淹研究会筹备成立大会与研讨会

、

第七届邹
平读书节等活动

。

此届文化节由中国范仲淹
研究会

、

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
、

山东省滨
洲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

，

山东省邹平县人民
政府协办

。

“

聆听中国
”

走进国防大学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宪
）

日前
，

由国防大学政
治部

、

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凤凰新媒体共同主
办

、

北京格兰海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
“

聆听中国
———

走进国防大学
”

晚会在国防大
学举行

。

《

聆听中国
》

旨在通过歌舞形式在高校校
园传承民族文化

，

弘扬时代主旋律
。

该栏目计

划从今年
10

月开始
，

在部分高校巡回演出
。

此次走进国防大学是首场演出
，

晚会突出纪
念改革开放

30

周年这一主题
，

以伴随改革开
放历史进程

、

给人留下深刻烙印的优秀经典
曲目为主线

，

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和巨
大成就

，

展望祖国发展的美好前景
。

国防大学
1800

名师生观看了演出
。

第二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在京举行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宪
）

10

月
27

日
，

第二届
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
行

，

来自美国
、

日本
、

中国的著名学者专家出
席

。

此届论坛共收到国内外论文
80

余篇和数
部学术专著

，

主要论述范仲淹的民本思想
、

经

济思想
、

文学思想
、

军事思想和政治改革的历
史建树以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影响

。

此届论
坛为期两天

，

由中国范仲淹研究会
、

北京大学
历史文化研究所

、

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联
合主办

。

本报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
５５

周年暨
彭德怀元帅诞辰

110

周年书画集
《

英雄赞歌
》

近日在京举行首发式
。

此书汇集了
350

多位
共和国将军创作的书画作品

，

歌颂了志愿军
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

，

深情回顾了彭德
怀元帅的丰功伟绩

。

此次活动由中国将军书画院和中共丹东

市委
、

丹东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
。

为了表达对
彭德怀元帅的崇敬与爱戴之情

，

中国将军书
画院还向彭老总的亲属赠送了由天津著名画
家邹起奎精心创作的彭德怀元帅巨幅水彩画
像

，

向彭德怀元帅纪念馆赠送了长达
10

米并
由

80

位将军书写并雕刻的
“

开国将帅名录印
谱

”。

纪念彭德怀元帅书画集
《

英雄赞歌
》

出版


